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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报道“萝卜哥”免费送萝卜时考虑不周我们报道“萝卜哥”免费送萝卜时考虑不周
没有帮他组织和周密安排

“萝卜哥”损失不少

我们希望，大伙一起努力
帮他卖红薯挽回些损失

11月25日，晚报报道了韩红刚要白送自己的
萝卜，第二天韩红刚的农场里热闹起来。“萝卜哥”
没有想到，3天先后有5000多人来收萝卜，他更没
有想到，拔萝卜的同时——红薯也带走了几万
斤。“我们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去拔萝卜，也
没有预料到损失了这么多的红薯和辣椒。”

昨天采访时我们看到，萝卜地里到处是丢弃
的叶子和翻出的红薯，越发的希望能够尽我们的
努力，帮助“萝卜哥”挽回些损失。萝卜地里套种
的 30 万斤红薯，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帮助“萝卜
哥”销售，也希望市民和热心的网友一起加入，帮
帮“萝卜哥”。

面对家人的埋怨，
“萝卜哥”依旧不后悔
昨日 10 点，韩红刚在地里看红薯。

当天，郑州的最低温度是零下 4摄氏度，
黄河滩上比市内还要冷。

几天前满目翠绿的萝卜不见了，到处
都是萝卜叶子。萝卜地像是被翻了一遍，
有些地里露着被挖烂的红薯。

寒风像刀片一样，吹在脸上隐隐作
痛。韩红刚几天都没有刮胡子了，黑黑的
胡须裹着下巴。“把萝卜送人，我到现在也
不后悔。幸亏送得早，要是今天再通知人
来拉，萝卜一冻，就煮不熟了。”

“这个事啊，关键是我当时没有计划
好。怨我个人，是我操作失误，没有想到
这个问题。来拔萝卜的人，可能想着红薯
也可以弄，所以，他们都下手去弄红薯
了。”

“我很多朋友都说我在这件事上，是
个憨头。家人理解不了，说种了一季的东
西，花了钱，请了人，下了力，让我白送人，
他们说我太傻了。但我有自己的看法。”
韩红刚说着，抬头去看飞过的寒鸦，他粗
糙的大手中，还留有萝卜的清香。

老人：
儿子应该给我说一声

菜地头那个简易的板房，是韩红刚和
父亲生活的地方。59岁的父亲韩顺长，蹲
在床头，不停地咳着。说起萝卜的事，他
满眼含着泪。

“我不想跟他一起干了，我要回老家
了。他娘累死在这黄河滩，我不能再气死
在这里。”韩顺长说，这片 80亩的黄河滩
地，最早是他和老伴一起承包的。刚开
始，他和老伴起早贪黑在黄河滩里干。

“原来种的棉花，我俩从早到晚，白天
摘棉花，晚上剥棉桃。每晚干到 12点，靠
在那里就睡了，早上 5点还得起来。我胃
好，半夜啃个干馍喝点凉水就睡了，我老
伴有时累得吃不下饭，后来得了病。郑州
四家医院都看了，治不住，走了一年半
了。”说起老伴，韩顺长长叹一声。

“他和老伴在滩里拼命地干，就是想
着多挣个钱，让孩子日子过得好一点，没
有想到，老伴的病，花光了所有的钱。”

韩顺长看了看不吭声的韩红刚拉着
我接着倾诉：“我共有5个孩子，三男二女，
大儿子红刚，从小心地善良，这次他是好
心做了错事。他送人萝卜，我也不怪他，
因为马上天冷，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人手拔
萝卜，也没有挖存萝卜的地窖。萝卜吃了
值，烂了不值，虽然他现在当了这个农场
的家，可他也应该提前给我说一声。”

老人：
尊重孩子的意见

虽然背地里父子不和，但是表面
上，当爹的还是尊重儿子的意见。

韩顺长说，儿子没有和他商量，就
喊来记者。《郑州晚报》报道的那天，老
人刚从老家安阳医院体检回来。“我到
地里一看，上千人在萝卜地里忙活，我
还以为是做梦。这么远的黄河滩，从
来没有见到这么多人，问过儿子后才
知道这些人来拔萝卜。听说是儿子
让这样做的，我当时啥也没有说。后
来看到有人装萝卜的袋子里，下边是
红薯，上边放几个萝卜，我就让把红
薯放下来，就指望红薯交地租呢。”韩
顺长说。

韩顺长顿了一顿，又叹了一口
气。“萝卜送人算了，指望着红薯刨了，
去交租金。现在红薯也被人弄走几
万斤，本来就没钱，租金的事我也没
办法了。”

和韩顺长一起在农场里干活的亲
戚老聂，已经 73岁了。他们在一起算
了算这次红薯的损失：被人“顺带走”
的红薯，3万~4万斤，辣椒，有 300多
斤，菠菜和香菜，有 400多斤，白菜和
花生无法计算。“总共损失在2万元以
上。我们一年地租要 5万元。剩下的
红薯刨出来，算算雇人，化肥种子的费
用，赔得多了。”

（帮“萝卜哥”卖红薯相关报道请
继续阅读A05版）

第一天，“萝卜
哥”很发愁。

第二天，萝卜地里都是人。

昨天，萝卜地里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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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奖金币一枚
每周奖银币一枚
每天奖精制纪念币

谢谢读者闪先生提供新闻线
索，请来晚报305室领取河南省钱
币有限公司互助路店提供的精制
书法系列纪念币。


